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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水巴人

柳哨

桃红杏白一向都是春天的代言，红
的赛霞，白的似雪，花海之间，春色灿
然。其实，柳枝泛青也是春临的象征。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昨天它还是干涩的
枝条，一夜睡起了再看，忽然就像谁给偷
偷刷了一层淡淡的翠色，探头探脑报告
着春天的到来。

春天最是赏柳的好时节。悠悠的
柳条自自在在地垂下来，装点着春天的
风景，一条一条，蓬蓬松松，你撩我一下，
我逗你一下，难得的潇洒。尤其在小风
中，吹着吹着就会摆起来，荡过去，舞蹈
一般。戏台上谁的身段儿飘逸俊秀，往
往一个形容为水上漂，另一个则一定是
风摆柳。春天就在嫩柳的摆动中，一天
一天走近我们。终于，随着柳条透绿，可
以试着做一做柳哨了。

先选择适合做柳哨的柳枝，不能太
老，也不能过嫩。太老了柳皮欠缺韧性，
但太嫩了柳皮又经不住拧巴。做柳哨
是一个细活儿，一只手控制住柳枝，另一
只手用上巧劲儿，一点一点从上到下慢
慢揉搓柳皮，直到将里边的柳木芯，和外
边的柳皮完全剥离，青翠的柳皮成了一
截儿空芯儿柳管儿。拿削铅笔的小刀，
在柳管儿的一端，轻刮细削，把最外层的
老皮薄薄刮去一点点儿，露出里边翠嫩
的嫩皮，一个柳哨便大功告成。柳管儿
稍粗一点的柳哨，吹起来浑厚；柳管儿稍

细一点的柳哨，吹起来尖锐。有时候，即
便一根柳枝上拧下来做成的柳哨，音色
居然也都不一样。如果两个小孩子，拿
着一粗一细两个柳哨对吹，很像是一老
一少在逗着搭话。这个情景，很让人想
起《梁祝》里大提琴与小提琴的那几段深
情对话。

柳枝恩赐于人的柳哨，曾经是贪玩
的孩子们钟爱的用不着花钱的乐器。
一段柳哨，可长可短。长的柳哨，如果碰
到手更巧的人，除了刮出吹孔，还能在柳
管上凿出小孔，使得原本只能发出单音
的柳哨，变成了一个简易的短箫。捧着
这种短箫，会吹奏的人们可以演奏一些
简单的旋律。短的柳哨，仅仅比火柴棍
儿大一点儿，做好之后搁进口袋就行。
有了空闲，随手掏出来，含在嘴里，肆意
地吹起来，忽高忽低，忽明忽暗，一边走
一边吹，旁若无人地自娱自乐。

我的一个儿时的小伙伴，是个孩子
王，更是一个做柳哨的高手。看一看柳
枝，他就知道那一根做出来的柳哨，声音
好听，而且能够吹出连音。折一根柳枝，
只见他的两只手就那么小幅度地一上
一下，一上一下，一个齐整光洁的柳哨就
从两手间冒了出来。 他不光会做柳哨，
吹起来也是一绝，能够利用节奏的长短，
声音的高低，模拟一些鸟的叫声。有时
吹出来的声音，还像是模仿人们说话。

当年上学的时候，听到远远传来的柳哨
声，就知道他在招呼同伴儿。于是，赶快
背起书包，踏着柳哨声寻声而去。

柳哨源于何时，似乎少见记载。比
起现在的折柳为哨，古人的折柳，却是蕴
含着惜别。因为谐音的缘故，折柳别过，
乃是希望“留客”。许多诗人都曾经写过
咏柳的诗句，“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
人只送人”，这是裴说的“怨柳曲”；“永定
河边一行柳，依依长发故年春”，这是李
商隐的“春柳曲”。当然，又怎么能够不
提王维的《渭城曲》。只是我们已经不知
道，蓦然回首一千二百多年前那场著名
的送别，当席间的诗人一吟三叹《渭城
曲》时，是否也有折柳现做成的柳哨，也
有折柳现做成的短箫，正在吹奏着《阳关
三叠》——呜呜咽咽，溅落在春色弥漫
的长安道上。

比较起来，我更是喜欢这一句：“柳
烟漫过阳关道，柳色吹来万木春”——
明媚的春天假如是吹出来的，细论功劳，
春风居半，柳哨亦应居半。

只要春来，总会想起童年的柳哨，
或浑厚，或高亢，一声一声，直抵心间。

巴人说事

春天的“春”，在我老家也是被念作
“冲”的。与《山海情》里的麦苗一样，老
师一遍遍地教：“春，春，春天的春。”可我
仍顽固地念：“冲，冲，冲天的冲。”最后，
连老师也被我带跑了，欢笑着，蹦跳着，

“冲”向春天里。
其实，细想，潜藏于漫长严冬的春

天，早已按捺不住，正憋足了劲儿，欲在
某一刻，冲破寒潮、冰封，冲向大地之上、
苍穹之下、天地之间，冲出个生机勃发、
万紫千红。我也便乐意将错就错地将

“春”调侃成“冲”，且作出恰到好处的别
解，以自圆我这蹩脚的普通话。

和暖的春风虽说是柔情万种，可在
时令之神的加持下，也便有了刚劲的内
核，从东南方向一直扶摇北上，几经相持
拉锯，或将降下似汗似血似泪的春雪、春
雨，可终会将大势已去的寒风以柔克刚
地永远逼退回西伯利亚，不再探头。这
冲劲儿，赋予了春天一种别样的英勇之
气，天地生灵皆感应到了，纷纷在春之声
的召唤下，华美地释放活力，绽放青春。

枯黄的山野还要枯黄几日，等等荣
发的草绿。这个时候，我的闲情也达到
了饱满，总会俯身在枯草丛中扒拉，寻找
那一叶一叶鲜嫩的春草。浅浅的、茸茸
的，似刚出生的婴儿，不敢碰却又忍不
住，分明触摸到了却又没感觉，就那样爱
怜地抚来摸去，留下四指草香。可眨眼，
它们就直冲冲地向上蹿了个儿，生发着，
涌动着，将枯草甩在身后，成就了山野碧
绿的主色。爱美的春草，还会插上数朵
小花儿在发端：白的荠菜花、地点梅，紫
的二月兰、紫花地丁，黄的蒲公英、苦荬
菜……尾随的狗狗看了，猛地冲进草

丛，欢实地在花毯上打起了滚儿。若不
是踏青人往来不绝，我也想学着狗狗享
受一番呢。

春天的树最是神奇，我愿亲切地唤
作“春树”。起初，它们都是一副模样，光
秃秃、干巴巴、暗塌塌，似是饱经沧桑的
老者，生怕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日，
远远望去，成林的春树似被涂一层淡绿
的油彩，我欣喜地冲过去，却还是黯淡，
依然分辨不出它们谁是谁，可我又真真
地知道一派繁华即将上演，且为时不远。

花儿、芽儿是春天的眼，直至它们
温柔多情地睁开，我才长舒一口气，消止
了担心：那些树们又复活了，且能据此叫
出春树的芳名。

有的是花儿占了上风，艳红的是梅
花，粉红的是杏花，绯红的是桃花，嫩黄
的是迎春，雪白的是梨花，淡紫的是泡
桐，还有白的紫的玉兰、槐花，甚至连那
满城横冲直撞的杨花，也只是嗔怪几声，
并非真的恼它们。有的是芽儿占了上
风，香椿树生出香喷喷的香椿芽，似小姑
娘的冲天小辫儿；垂柳的嫩芽在河岸、在
地畔柔柔地招摇，似扎了无数灵动飞舞
的蝴蝶结；榆树慷慨地挂满簇簇肉墩墩
的榆钱，招引人来撸个精光，也仍在枝头
粲然欢笑。

每个春天，我都会被春树感动着，
不知这些花儿、芽儿努了多大的力，才冲
开干瘪的树皮，生出饱满的花苞、芽苞；
又不知接续努了多大的力，才冲破花苞、
芽苞，绽出娇艳的花儿、芽儿，送来春光，
又占尽春光。这是“枯木逢春”“春风吹
又生”的强大力量在蓬勃，让我在“春去
春又来”的自然轮回里，永远坚信生命的

顽强，进而感觉自己也成了一株春树，在
春风里笑傲。

趁春光如此真切地在眼前恣肆浩
瀚，我也正盘算着，冲出房间，冲进春天，
做不少事儿呢！

“当时年少春衫薄”，多么美好。在
这无尽春光里，无论年方几何，我们都是
活力全开、希望重燃、春心荡漾的少年，
任暖风吹动衣衫，吹开每个沉寂一冬的
细胞，去寻春，踏春，赏春；春耕，春种，春
忙……反正，“冲”就是了！

《论语·先进》有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春阳下、春风里，游
玩，沐浴，吹风，歌唱，无忧无虑，身心自
由，这恬淡适意、简静质朴的春日郊游，
当是最趁意、最向往的首选。我是最爱
一个人漫步于野，独享春光的，那一刻，
如是自己奢侈地拥有了整个自然之美，
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幸福的人。“草木蔓
发，春山可望”，与泠泠缓流的春水逆向
而行，冲入春谷，问候风烛残年的老屋，
沐浴如纱如雾的花雨，逗趣往来翕忽的
鸟雀，与山对坐，心似谷一般空灵。“夜雨
剪春韭”，尝鲜儿的时节，味蕾最是冲
动。催着去采摘新发的韭菜、菠菜、榆
钱、羊角葱、香椿芽、芥菜苗……变着花
样儿地精做一桌春季时鲜，犒劳舌尖，
饕餮一春。

春乃四时之始，一切皆有可能。我
们总爱站在春的源头，企盼着冲散一切
迷雾，冲破一切束缚，冲向一个新世界，
冲出一片新天地。关键看行动。那就
如春一般，无惧酷寒，奋力重生，勇敢绽
放，奔赴专属自己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

□ 胡巨勇

诗 绪

与响雷擦肩而过，东风
踏着农谚描春
紫燕是最温情的看客
葳蕤的桃红柳绿
收购大地的褴褛
在青山的倒影里
蝌蚪快递溪湖水暖的传单
一滴鸟鸣，洇渡涟漪
打捞春天泛起的往事

昼夜平分，春色五五开
村庄沦陷于姹紫嫣红的领地
蜜蜂忙着针灸桃花之毒
蝴蝶在破解油菜花
设下的黄金阵
而布谷，用指令
早已占据季节的制造点
声响一遍，父亲
火热的心事又长了一寸
声响又一遍，我
目光里的憧憬又镀亮一层
声响一遍又一遍，大地上
四处盛开着勤劳之花

仲春帖

□ 马从春

青草扛起春天

□ 张金刚

春天的“冲”

父亲已经不种麦子了
漫山的青草，扛起春天
扛起田野，一块块的河滩
迎着春风一路奔跑

那株老柳树
在河边等得太久
春讯抵达，顾不上腰酸背痛
丝丝缕缕的柳枝
一口气种下十个春天

道路已经在脚下
深深呼吸，戴上口罩
藏好所有的孤独和忧伤
以春天的名义
痛快淋漓地出发


